烟云过后 别有洞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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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的王秀芹，今年55岁。年青时就得了肝炎，与药相伴20多年。96年肝硬化后期，全身浮肿，脸色苍白，连指甲盖都是白的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生不如死，家人也都愁眉不展。这时她学法轮功，炼功点离她家只有50多米，她却要歇几次才能走到。几个月坚持炼下来，就象换了一个人，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能干了，村里人都说：是法轮功给了她第二次生命。6年来没吃一粒药，身体健康，既省了钱又给全家带来了欢乐。
2001年11月，王秀芹被镇政府抓进了洗脑班，不法之徒们不让她睡觉，轮番灌输自欺欺人的谎言，当时她怕家人受牵连，就写了“三书”，放弃了修炼，还帮着镇政府把大法弟子骗进洗脑班，走向大法的对立面。2002年3月的一天，王秀芹突然口吐鲜血不止，被送进了医院，在昏迷中做了手术，住院期间输了很多血，最后因不吸收又抽了出来。20多天下来，医药费花了两万多，一个收入有限的农户怎经得起这么折腾，虽然荡尽了多年的积蓄却越治越难受，并出现严重腹水，腿也肿得不能下地。她想：世间的药治不了我的病，只有修炼大法了。
在家人和医生都不同意的情况下，王秀芹坚决要求出院。医院怕出问题担责任，让她签字再走，回家后老伴实在担心，又强行输了三天液，使腿肿得更吓人了，她对老伴说：“别治了，再治就把我给治死了，我要炼功。”镇政府的人见了说：“这回如果再炼好了，可就出奇了！”老伴也不放心地买来一堆药，每日三次，她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把每次需吃的药都藏了起来，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坚持学法炼功，并向前来看望的亲朋好友讲述大法的真相。不久她身体逐渐康复，不炼功的老伴得意地说：“要不吃药怎能好得这么快，有病就得吃药！”王秀芹拿出藏在身边的药递过去说：“这是你的药，一片不少，还给你。”这时老伴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由自主地说：“真神了！”

这天，镇政府来人了，看到正在推土干活的王秀芹脱口而出“真是奇迹！”接着说最近送你去“转化班”，你转化不转化？她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三次生命，这回就是让我死了也不干那傻事了！”
求道故事：张良桥头遇黄石公
张良，字子房，是韩国（今河南中部山西东南一带）人，因逃避战乱迁到河南南阳，后来又搬到沛国，就在沛国定居下来，成了沛国人。 

张良年幼时，一个下着鹅毛大雪、寒风凛冽的冬日，他来到下邳的沂水桥，在那儿，他遇见了一个身穿黄色单衣，头系黑头巾的老人。老人故意把鞋子扔到桥下，对张良说：“小孩子，去把我的鞋捡回来。”张良没有半点犹豫，不

顾滑进河里的危险，冒着寒风，走到桥下把鞋捡上来给了老人。老人并不接鞋，却伸出脚让张良给他穿上,张良也不嫌弃，毕恭毕敬地为老人穿上鞋。老人笑笑说：“你这孩子会有大出息的。明天早上到这儿来，我有东西传授给你。” 

第二天，天未亮，张良就赶到桥上，见老人已经坐在那里了。老人说：“你比我来得还晚，今天不能传道给你。”这样来回了三次，直到第三次，张良比老人先来到桥上，老人这才决定教他。老人送给张良一部书，说：“读通此书，你将来就能给帝王做军师了。以后如果有事需要再找我，谷城山下的黄石即是我。”张良回去后，下苦功研习那本书，终于得其精髓，能随机应变，谙熟兵法,后来他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了天下。 

后人把老人给他的那部书称为“黄石公书”。按照这部书去修炼，能使力大无穷，身体轻如羽毛。张良和当时著名的道家绮里季、东园公、角里先生（汉代著名隐士，“商山四皓”之一。）、夏黄公，是修道路上的好朋友。 

汉代初年，张良有一次遇见四五个小孩在道边玩耍，一个小孩唱着一首童谣：“着青裙，入天门，揖金母，拜木公。”当时人们根本不明白这歌谣唱得是什麽，但张良知道，他走向那孩子，并向那孩子施礼说：“你就是东王公的玉童。你唱的金母就是西王母，木公就是东王公。这两位元尊是阴阳的父母，天地的本源，天地万物皆由他们化生而来，并由他们滋养。 木公是男仙之主，金母为女仙之宗。得道成仙的人，刚升天时先觐见西王母，后谒见东王父，然后才能升入玉清、太清、上清三仙界，去朝见天帝。这歌谣是玉童教世人敬拜东王公和西王母的。” 

张良辅佐汉高祖刘邦成了霸业后，被封为留侯，任大司徒，死后葬在龙首原。汉末赤眉起义时，张良的墓被人掘开，打开棺木时，只见一个黄石枕头突然腾空飞去，似流星一般转瞬即逝。棺中根本没有张良的尸骨和衣冠，只有写在素绢上的几篇论述兵略的文章。张良成仙后，仙位为太玄童子，常随太上老君在太清仙界遨游。他的孙子张道陵也得了道，他在昆仑山时，张良去看过他。

警察说“真灵”

我去北京证实法，半路上被警察抓回，让我写“保证”，我心里很坦然。他们讲我也讲，我从自身说起，我炼功后的身体变化，讲如何做一个好人。警察问我“天安门自焚”是怎么回事？我说那是诬陷，因为《转法轮》第七讲早就讲杀生是有罪的。自杀也是有罪的。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能去自杀吗？我告诉他们，如果让我去天安门自杀，我决不去，这点你们放心，我们师父是来度人的，不是让我们自杀的。
警察还让我写“保证”，说不写他不好交待。我说：我都给你说明白了，你怎么还想叫我写？他看我实在不写，说去请示请示。不一会他回来问我：“这功怎么炼？”当时我很惊喜，我说有动功和静功。他告诉我：“你回去吧!”一天上街，他从对面来了。我就从祛病健身的道理说起，并请他下午到我家来学，他果然来了，学的很认真，我告诉他边看书边炼功效果更快。三天后他来了，告诉我真灵，一炼就好使，说他晚上睡不着觉，就炼两天，这两天睡的特别好，他的病也好了。


唐山地震后的濒死体验案例

    国外的科学家对濒死体验展开研究几十年后，在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介绍濒死体验的书籍，比如《濒死体验访谈录》从不同角度探讨死亡，作者列举了大量濒死体验的个案。这里摘抄一段《大众医学》1993年第5期的论文。
    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使24万余人死亡，16万余人重伤。医务工作者曾对遇难脱险者作过调查，他们半数以上的人回忆说，遇险时不但不害怕，反而思维特别清晰，心情格外平静和宽慰，无任何恐慌感；甚至有的人在这危难之际，还有某种欢乐或愉快的感觉。此时，生活往事有如播放影视，一幕一幕快速地翻转浮现于脑际，飞逝而过，这种现象被称做全景回忆。
    一位地震时23岁的刘姑娘，被倒塌的房屋砸伤了腰椎。她在描述自己得救前的濒死体验时说：我思路特别清晰，思维明显加快，一些愉快的生活情节如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中飞驰而过，童年时与小伙伴一起嬉笑打逗，谈恋爱时的欢乐，受厂里表彰时的喜悦……等生活情节。”她说，在得救前的几十分钟濒死过程中，她一辈子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可贵。尽管她腰部致残，得在轮椅上了却一生，但每当她回忆起当时的这种感受，便增强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心。 
    更有趣的是，近半数人有灵魂分离出去的感受，觉得自己脱离了自己躯体，有人将之比喻为“灵魂出壳”。他们强调自身功能的感觉是在身体之外的某处空间，而不是在大脑，并认为其生理的身躯是无活力和无思维的。甚至有的还说，在自己身体之外，“看到”自己形像。一被调查者这样描述：“当时觉得自己身体分为两个，一个躺在床上，那只是个空壳，而另一个是自己，它比空气还轻，晃晃悠悠飘在空中，感到无比舒适。” 
    约1/3的人有自身正在通过坑道或隧道样空间的奇特感受，有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和被牵拉或被挤压的感觉，称为“隧道体验”。有人还感到在这黑暗的坑道内行进已快到了尽头，看见了光亮。某个被调查者说，当时“似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慌不择路时出现一个大黑洞，走进去不觉得害怕，洞里还溅起层层水花，走啊，走啊，在仿佛见到光亮时，我急速跑出了洞，又见到了天日。”
有约1/4的人“遇见”非真实存在的人或灵魂形像。这种非真实存在的人多为过世的亲人，像是同他们团聚。其“灵魂”形像常被描述为是一种“光辉”，另一些人则看作是宗教的“化身”。 

幸存者李某这样回忆“身体好象已经不属于自己了，下肢似乎不翼而飞，身体的各个部位散落在空间里，接着好象沉在万丈深渊里，四周一片黑暗，听到一声声难以描述的莫名其妙的声音，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。这时开始回顾自己短暂的一生，但这些回忆纯粹是一种意识流，根本不受大脑支配。”

王某说：“朦胧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穿长袍马褂的男人。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，虽然离得很近，但相貌却怎么也看不清楚，面部模糊一片。他带我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，我眼前一片漆黑，只觉得身体在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。行至黑洞的尽头，我才发现眼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地下宫殿。那个男人进里面报告，片刻功夫，我听见里面好象有人在说，让他先回去吧！此时，我一睁眼，发现自已早已躺在病床上，医生、护士们正在紧张地给我进行抢救呢。”

唐山大地震幸存者81例调查数据，是目前世界濒死体验研究史上采集样本最多的一次。在“死而复生”之后，绝大多数人对当时的体验记忆犹新，时隔一二十年仍刻骨铭心。这些来自中国的调查结果与世界其它国家学者的调查惊人地相似。 
因果故事：
抛残草招祸自戕
宋时有经略府承差张某，奉上命，出外办公。在驿舍止宿的时候，怪驿卒服侍不恭，心中怀恨。临去，将饲马的残草抛弃井中，以为自己此后不会再来的了。不久，再次奉差过此，时当大暑，非常口渴，看见有井，赶去汲饮。往日丢在井中的残草，尚留在那里，他忘却了过去所种的恶因，饮时不及细看，草屑混在水中，哽喉气塞而死。孟子说，‘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。’张某存心害人，结果害了自己，这叫做出尔反尔。
世人立于世间，凡事须从利人处着手，因为利人亦即自利；莫向损人处进行，因为损人亦即损己。须知宇宙间万物流行不息，溯上去是无始的，推下去是无终的，无一时不前后相续，亦无一刻不大小相通。无奈世人的知见，横则限于有限的空间，纵则限于有限的时间，把自己看得很小很小，错认了狭小的假相为我，把生命洪流上的一点假相认为是自己，于是逐境生心，循情造业，自私自利，吃尽苦头。 
湖北省某市一老汉因听信了中央新闻传媒对大法的诬蔑报道，时常骂大法师父与大法。他老伴是大法弟子，经常劝他别只听一面之辞，并告诉他法轮大法利国利民，他不但不接受有时还打他老伴。 

2001年10月的一天中午，他在回家的途中看到有位妇女在墙上贴什么东西，但很快被旁边的便衣带走。他走近一看原来贴的是法轮功真相传单，他马上就撕了下来。回到家跟老伴一说，他老伴一听就急了：“别人节衣省食拿出仅有的钱做的真相传单，还冒着被迫害的危险把传单张贴出来了，为的是让人们明白法轮大法蒙受的不白之冤，你怎么把传单给撕了呢？真相传单撕不得！很多做了这样事情的人不听劝遭恶报的不少。”那老汉说：“我不信，我就不信撕了会死！”过不多久他又在外面撕了别人张贴的真相传单，还把撕了的碎片带回给他老伴看。 

时隔4个月左右，这位原本身体挺硬朗、走路咚咚响的老汉突然感觉全身发冷，家人送去医院检查也没什么大毛病，但半个月后他就去世了。熟悉他的人听说他去世的消息都不相信，说他身体棒的不可能这么快就死了。中国自古讲的善恶有报的道理是不得不信啊。
大法给了她第三次生命








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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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相传单撕不得








